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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扬州之间的这段长江，历史上除了有
“北江”“曲江”“丹徒江”等别名之外，还曾有过
“京江”“扬子江”这两个更重要的别名。对于
“北江”“曲江”“丹徒江”，笔者已有小文述及，这
里则是探述“京江”和“扬子江”这两个别名。

京江。对于“京江”，《辞源》 说：“长江
下游称扬子江 ，亦名京江。因流经镇江市，
而镇江市古名京口，所以称京江。”《辞海》也
如此说。但据《光绪丹徒县志》卷三所录唐代
徐坚 《初学记》 说：“长江有别名，则有京
江。江带郡县为名，则有丹徒江。”由此看
来，“京江”是不“带郡县为名”，即不以“京
口”为名，而是以“京”地为名的。在这种情
况下，“京江”的得名时间当不晚于“京口”
得名的时间。再从“京口”得名的时间看，

“京口”在西晋晚期已有其名 （参《宋书》“武
帝纪”上），那么“京江”得名的时间当不晚
于西晋晚期。它当是由“丹徒江”的别名发展
而来。

“扬子江”。对于“扬子江”的得名，《辞海》
说是“因扬子津、扬子县得名”。《辞海》也持其
说。但是，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扬子县是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分江都县置”。又据《光
绪丹徒县志》所录诗，隋代诗人柳 已有《奉和晚
渡扬子江应制》及《奉和晚日扬子江应教》诗，可
见早在隋朝已称“扬子江”，“扬子江”得名的时
间要早于“扬子县”，而“扬子江”也是不“带郡县
为名”，它当是因“扬子津”得名。它的得名时
间，当不晚于隋朝。可以说它是长江镇扬段历
史上出现最晚的一个别名。

“京江”和“扬子江”得名后的流行情况。对
于这个问题，虽然限于文献以及笔者识见，今天
很难有个全面而具体的解读。但是从《全唐诗》

《宋诗纪事》《光绪丹徒县志》等所录有关诗歌
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以下一些重要迹象。

唐人诗中，较早咏及“京江”及“扬子江”的，
有王昌龄的《宿京江口期刘昚虚不至》、孙逖的

《扬子江楼》、丁仙芝的《渡扬子江》等诗。它们

的作者都是盛唐人。这种情况表明，“京江”和
“扬子江”的名称开始流行于世，当不晚于盛
唐。而且，当时“京江”和“扬子江”这两个名称
是并行于世。

“京江”和“扬子江”自得名之后，人们在称
呼方面，一般是从扬州的角度称“扬子江”，从京
口的角度称“京江”。例如，丁仙芝的《渡扬子
江》、孙逖的《扬子江楼》等就是从扬州的角度称

“扬子江”；王昌龄的《宿京江口期刘昚虚不至》、
杜牧的《杜秋娘诗》称“京江水清清”等，就是从
京口的角度称“京江”。但是，也有混合称呼的
情况，例如，丁仙芝诗诗题称“扬子江”，诗中却
说“京江两岸青”；五代徐铉诗题《京口江际弄
水》诗中却说“扬子江南二月天”。由此可见，人
们称“京江”还是称“扬子江”是有区别，又有联
系。不过，唐代比较流行称京口与扬州之间的

这段长江为“扬子江”或“京江”，则是事实。
唐代以后，从两宋到明代这段时期，对于镇

江扬州之间的这段长江，宋人大多称“江”或“长
江”，例如，《光绪丹徒县志》所录范仲淹《滕子京
魏介之二同年相访丹阳郡》说“长江天下险”。
但也有少数称“京江”“扬子江”的诗。例如，北
宋沈遘《和孙少述润州望海楼》说“京江浩浩海
门连”，南宋程卓《游金焦二山》说“扬子长江天
际来”，文天祥《饮中泠泉》说“扬子江心第一
泉”。此外，北宋梅尧臣诗题为“京口水”；南宋

《嘉定镇江志》称之为“京江水”，并说“《祥符图
经》谓之‘京口水’”。

到了元代和明代，《光绪丹徒县志》所录元
人诗，则有严绳孙《雨中渡扬子江……》、柳贯

《晚渡扬子江……》、郭畀《宿焦山上方》称“扬子
江头风浪平”、吴莱《风雨渡扬子江》等，但未见

“京江”诗。可见元代比较流行称“扬子江”。《至
顺镇江志》称之为“京口水”，又说“又谓之扬子
江”。《光绪丹徒县志》所录明人诗，则有王偁《过
扬子江》、王鏊《渡扬子江》、王心一《归渡扬子
江》等，也未见“京江”诗。而且，明“一统志”也
说“镇江府……北至扬子江二里”（《光绪丹徒县
志》卷一引文）。这种情况表明，明代比较流行
称“扬子江”。

到了清代，《光绪丹徒县志》 所录，有钱
谦益 《渡扬子江》、查慎行 《月下渡扬子江》
和 《雪后渡扬子江》，黄始 《至京口早渡扬子
江》、陈荣杰 《扬子江救生船歌》 等都称“扬
子江”。“京江”诗，则有严绳孙 《烟雨渡
江》 称“京江春树”，钱谦益 《渡扬子江》 称

“京江南北路”，屈大均有 《出京江口》，陈彭
年有 《京江杂诗》。可见清代是称“扬子江”
为主。而且清代洪亮吉主撰的 《乾隆府厅
州县图志》卷五“江宁府”明确说：“大江在
县北……又东入镇江。亦曰扬子江。”由此可
见，在清代，“扬子江”的别名流行程度已超
过“京江”，最终是“扬子江”成为长江下游
主干的主要别名，“京江”的名气显然已不如

“扬子江”。
推原“扬子江”之所以能成为长江下游主干

的主要别名，原因当有多方面。笔者以为，其中
重要原因，当是从名称本身说，“扬子江”名称比
较明确，不容易产生误解，而且这个名称读起来
更为响亮。更重要的是，由于“京江”名“京”，

“京”在古代更重要的含义是指首都，因而人们
不大会想到“京”地或“京口”，以至到了近代，人
们曾把“京江”与“镇江”“靖江”混为一谈。在这
种情况下,“扬子江”比“京江”在主观上更具有竞
争力，因而能最终后来居上成为镇江、扬州间这
段长江以至长江下游主干的主要的别名。当
然，这里所说还只是笔者的一点臆想。还有更
多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使得扬子江能成为长江
下游主干的别名，则有待人们做深入的探讨，以
探求到更多的“骊龙之珠”。

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熠熠生辉，
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诗。诗书易
礼乐春秋传承至今，《诗经》为六经之首。以
言志、以抒情，七情六欲，彻透天地，天人合
一皆存诗中。诗在人生中不可或缺，是取之不
尽的宝库，百学不厌受益无穷。沈德潜在镇江
编纂的《古诗源》也是近代流行的古诗读本。

沈德潜(1673一 1769)，字碻士，号归愚，
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22 岁那年考中秀
才，被录为长洲县庠生，他是一名大器晚成的
饱学之士。沈德潜少年丧母，父亲靠坐馆授徒
维持生计，家境很是一般，一家人衣食不周，
生活窘迫。从 23岁起沈德潜不得不去做教书
先生，边赚些碎银养家，边继续科考之路。但
这一路走得很慢很不顺。从第一次参加举人试
开始，他几乎每科都赴试，每次都落榜，十六
次乡试，十六次败北，恓恓惶惶，一考就是四
十多年。但沈德潜不信不弃、愈挫愈奋，乾隆
三年(1738)的乡试他又去了，这一年他 66岁，
终于等到了“转运年”，成了一名白发举人！
接着会试中第 65名；67岁，殿试后，中二甲
第8名；70岁，散馆考试他考了第四名授翰林
院编修，成了皇帝的近侍之臣才开始了高光人
生，后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在未得功名前沈德潜以授徒教馆为生，过
了 40 余年的教馆生涯。在江南一带很有名
声，尽管处境并不如意但他并未弃学，在奔波
生活之余勤奋读书，十六岁前已通读《左传》

《韩非子》《尉缭子》等书。他早年师从叶燮学
诗，曾自谓深得叶燮诗学大义所谓“不止得
皮、得骨，直已得髓”，其自负可见一斑。他
将叶燮精英化的理论与大众所需要的价值标准
结合起来，构建了宏阔融通，成为普通文人所
接受的诗史框架。

44岁那年他来到京口住在见山楼做了三
年教馆，在此期间他编纂《古诗源》一书，将
先秦至隋各个时代的七百余首诗歌收录其中，
并对大部分诗作加以评注和考订，全书共十四
卷。除《诗经》《楚 辞》《离骚》已备不收而
外，但凡郊庙乐章里谚童谣无不收录其中。他
自称“虽不敢谓已尽古诗，而古诗之雅者略尽
于此，凡为学诗者，导之源也 ”。他在书前撰

《序》说明取名为《古诗源》的原因：“诗至有
唐为极盛，然诗之盛，非诗之源也。……则唐
诗者，宋、元之上流，而古诗又唐人之发源
也。” 既然所选皆是唐以前的古诗，追根溯源
古诗是唐诗的源头，故取名《古诗源》。

他在《例言》中对列朝诗歌逐一予以简短
而精要的评论：“康衢击壤，肇开声诗。上自
陶唐，下暨秦代，韵语可采者，或取正史，或
裁诸子，杂录古逸，冠于汉京，穷诗之源也。
诗纪备详，兹择其尤雅者。”如收录的《击壤
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
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言浅意深，明白如
话。展现了丰富的社会活动内容。

“苏李以后，陈思继起，父兄多才，渠尤
独步，故应为一大宗。邺下诸子，各自成家，
未能方埒也。嗣宗触绪兴怀，无端哀乐，当涂
之世，又成别调矣。” 他对曹操、曹植及建安
诸子、两晋诗人中左思、陶渊明，刘宋诗人中
谢灵运、谢朓和鲍照特别推崇。

“萧梁之代，风格日卑。隐侯短章，犹存
古体。文通仲言，辞藻斐然。虽非出群之雄，
亦称一时作者。陈之视梁，抑又降焉。子坚孝
穆，并以总持。略其体裁，专求名句，所云差
强人意者耶。梁时横吹曲，武人之词居多。北
音铿锵，钲铙兢奏。企喻歌、折杨柳歌词、木
兰诗等篇，犹汉魏人遗响也。北齐敕勒歌，亦
复相似。”这是他对南北朝时梁、北齐诗歌的
评价。

“北朝词人，时流清响。庾子山才华富
有，悲感之篇，常见风骨，所长不专在造句
也。徐庾并名，恐孝穆华词，瞠乎其后。” 他
对徐陵、庾信极为推崇。体现了他反对绮靡而
注重诗歌社会内容的宗旨。

“隋炀帝艳情篇什，同符后主，而边塞诸
作，矫然独异，风气将转之候也。”这是对隋
代诗歌精到的评价。

沈德潜是一位有眼光的选家，《古诗源》
因篇幅适当，笺释简明，成为近代流行的古诗
读本。后世的扫叶山房刊出的石印本名为《评
选古诗源》，说明此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

“选编辑录”还有“评介注释”。诗后评语不乏
精当或具有启发性的见解。

沈德潜在《序》的篇末写道“康熙己亥夏五
长洲沈德潜书于南徐之见山楼”表明此书成于
镇江。沈德潜到京城做了高官后仍怀念在京口
的日子和结交的诗友，他在《怀南徐诸子》诗中
写道：“海岳庵前结古欢，归来每忆旧诗坛。百
年身世知音几，两地关河会面难。南国霜清吴
苑晚，西津木落大江寒。何时更踏三山顶，万里
登临眼界宽。”抒发了浓浓的思念之情。如今见
山楼虽已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但在这里的编纂

《古诗源》仍在世间流传历久弥新。

镇江东郊有一处名叫千棵柳的地方。
位于焦东象山镇长江村东片护堤坝北面外
侧湿地江滩上。是由单一树种千余株柳树
组成的柳树林，现存在东西江滩二处。其
中焦东最大一处千棵柳树林约 1公里长，
80至 100米宽，另外一处千棵柳位于焦东
垃圾填埋场东侧，面积较小，2处柳树林相
距2公里不到。

关于千棵柳的历史沿革背景情况，目
前可以查阅到最早史料记载是在《光绪丹
徒县志》（何绍章、冯寿镜 清光绪5年1879
年撰修）里。

《光绪丹徒县志》卷首有地图标注了千
棵柳地名，位置大约在今天象山以东，焦东
长江江滩一带，南面到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北大门附近。现今大致位置是禹山路与谷
阳路交叉口朝北进入，靠近中冶蓝湾小区
北面，经过原长江村村委会东西两侧数百
米江边。该志书里关于千棵柳文字还有两
处记载：“咸丰年间云南通海知县吕之朴世
居焦东吕家圩，村名沿用至今”。另有一条

“荒村录”有“千棵柳”一名。
1998年版《象山乡志》记载：“民国 25

年（1936年），镇江县城区（一区）划焦东乡
为象山、京岘、斧鼎、千柳 4个小乡。民国
27年（1938年）8月，象山、京岘、斧鼎、千柳
4乡合并，称焦东乡。34年（1945年）复将
焦东乡分为象山、京岘、斧鼎、千柳 4乡。
37年（1948年）10月，4乡合并复称为焦东
乡。1956年4月，原京岘、斧鼎乡的部分自
然村划给千柳乡，其余划象山乡。同年 9

月，千柳乡合并给象山乡”。
1995年版《润州区志》记载说，“汝山乡

长江行政村，东界江苏工学院，北临长江，
村委会驻卢家圩。1959年，建立千柳大队，

‘文化大革命’期间易名，因北临长江而得
名。1983年，撤大队建行政村，有吕家圩、
东八岸、西八岸、卢家圩等8个行政村。”

《镇江地名录》（镇江市地名委员会编
印，1983版）：“长江大队，原名千柳大队，
驻地在吕家圩”。千棵柳村实际是由卢家
圩和吕家圩两个小村子组成的。中间间隔
了一条小河，后“千棵柳”村名易名为“长江
村”。“长江村”村名一直沿用至今。总结历
史上长江村的地名叫法：先后有过千棵柳
村，千柳乡，千柳大队，长江村四种。2013
年千棵柳所在的吕家圩、卢家圩拆迁已经
不存在。

历史上名人谈及千棵柳地方，有诗文
可以考据有清郑板桥作《菩萨蛮宿千科
柳》，词云：“渔家泊在清淮口，西风稻熟千
科柳，茅店挂新红，酒旗青更浓；买酒将鱼
换，得酒船头转，岸上打场声，渔歌水上
清。”另有民国时期才子卢冀野（1905-
1951），于1934年春郊游镇江曾作《京口春
游，次荆公西太一诗韵》六言诗云：“倦矣天
涯羁旅，几回梦到村西。门外千株杨柳，归
来燕子凄迷。”他又在诗末注释中批言：吾
家本丹徒，祠墓千棵柳村。余数过京口，迄
未能往。

在镇江民间还有关于千棵柳这样一个
故事传说：清朝时候，镇江本地有一个人做

了朝廷高官，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凯旋之
际，看到居住在长江边上的老家乡人年年
遭受长江洪水灾祸水患之苦，他便把皇帝
赏赐给他的财物全部捐赠出来，变换钱物，
购买大量柳树，在家乡堤坝外长江滩涂种
植，种植了整千棵柳树，保护了江水对堤坝
冲刷塌陷造成的危害，从而由此避免了夏
季水患破堤之灾。

综合历史资料，可以佐证镇江焦东长
江村东侧的千棵柳林的历史沿革情况，据
此可以推断，在晚晴光绪年间之前，就有千
棵柳地名，栽种柳树生长成林。距今至少
已有150年以上历史。

如今走到千棵柳附近，远看是一片茂
密森然的壮观树林，走进树林里才感受到
植物生命的强大与震撼。数百上千棵柳树
直立或者少数枝干倾斜，生长在湿地滩涂
上，茂密繁盛，很多树围有 1米多，主干明
显，但多在树高2米多处分叉生长，显然这
是很多年前经过修剪整枝以后形成的长势
树形。实际探查中发现很多柳树已经主干
空洞，主干内部朽烂中空，只剩下外面的圆
形木质化韧皮部位还分枝生长抽条发叶。
在一些空洞的树洞中共生或者寄生着很多
野生花卉。形成千棵柳树林里特有的植物
共生奇异现象。很多柳树主干和枝条上生
长着长须般密布的气生根，可见在夏季江
水上涨时节，这片柳树林曾无数次被淹没
过。生长在江水中的柳树为了呼吸而长出
了气生根。也显示出以前长江水位的高低
状态。

立夏乃夏之初。历书上说：“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
也。”立夏这个节气，在战国末年就已经确立，预示着季节的
转换，为古时按农历划分四季之夏季开始的日子。

古代，人们非常重视立夏的礼俗。据记载，周朝时，立夏
这天，帝王要亲率文武百官到郊外“迎夏”，并指令司徒等官
去各地勉励农民抓紧耕作。旧俗立夏日又为民间传统节日，
称“立夏节”。

汉代也沿承此俗，《后汉书·祭祀志》载：“立夏之日迎夏，
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车旗服饰皆赤。”歌《朱明》，舞《云翅之
舞》。到宋代，礼仪更趋繁琐。至明代始有“尝新风俗”。清
代《帝京岁时纪胜》载“立夏取平时曝晒之米粉春芽，并用糖
面煎作各色果叠，相互馈送”。

立夏是夏季的开始，也是农家的大忙季节。正如宋代范
成大在《村居即事》诗中所云：“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
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采了蚕桑又插田。”

我的家乡，有“立夏吃蛋”的风俗。记得儿时，谷雨刚过，
母亲就开始为立夏作准备。那时家里的口粮少，家禽就不敢
多养，只有几只下蛋的鸡。平日，母亲都把积攒的鸡蛋卖了，
换回生活必需品。而立夏前，母亲却一个鸡蛋也舍不得卖，
怕到立夏那天没有鸡蛋吃。“立夏吃蛋，石头踩烂”，母亲说，
立夏吃了蛋，人就会劲头足。立夏当日，母亲还将煮熟的鸡
蛋，用彩色颜料画上各种图案，装进用丝线编成的蛋套，挂在
我的脖子上。这时，家家户户的小孩，便三五成群，相互用力
比试，称为“斗蛋”。蛋分两端，尖者为头，圆者为尾；斗蛋时
蛋头斗蛋头，蛋尾击蛋尾，破者认输。

立夏这天，家乡还有“秤人”的习俗。吃罢中饭，人们在
稻场的槐树下，挂起一杆大木秤，秤钩悬一根凳子，大家轮流
坐到凳子上面秤。一边秤，一边讲着吉利话，祈祷一年四季
平平安安、无病无灾。

农谚云：“立夏穗头齐”。到了这个节气，夏收作物进入
生长后期，小麦开始扬花灌浆，油菜即将成熟，夏收作物丰歉
基本定局，故农谚有“立夏看夏”之说。

“春争日，夏争时”。意思是说，农事安排，春光宝贵，夏
时如金。“春种晚一日不如早一日，夏种晚一时不如早一时”

“蚕老一时，麦熟一晌”，只有把握农时，辛勤耕耘，才能收获
满满。

沈德潜在镇江
编纂《古诗源》

□ 于锡强

“京江”与“扬子江”
——长江镇扬段历史上的别名探述（二）

□ 乔长富

古今风俗话立夏
□ 崔道斌

东郊湿地千棵柳的变迁
文/图 黄胜国

《光绪丹徒县志》地图中标注有千棵柳地名焦东湿地千棵柳滩涂现状


